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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

世相扫描

岁月如歌

馨香一瓣

生
活
随
笔

信手拈来

小时候，在我心中，除了热热闹闹的春

节，最让我心心念念的便是二月二龙抬头

了。每年此时，外婆那带着乡音的声音就会

在我耳边响起：“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

仓流。”这句简单的谚语，就像一颗希望的种

子，在我心底种下了对这个节日的无限憧

憬 ，也种下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的二月二总是充满

了仪式感，弥漫着温暖的烟火气。二月二的

晨曦还未完全照亮院子，外婆就已经早早起

床，开启了她为这个节日准备的忙碌节奏。

她弓着身子，从灶底小心翼翼地掏出积攒许

久的草木灰，那神情就像在对待无比珍贵的

宝物。外婆用枯瘦却灵活的手指蘸着灰，在

院子的地面上，一笔一划、认真细致地画出一

个个大小不一的圆圈。每画完一个圈，她就

会在中间放上一小堆米、面、豆子等粮食。年

幼的我总是充满好奇，蹲在一旁，仰着脑袋

问：“外婆，这画的是什么呀？真的会有好多

粮食吗？”外婆停下手中的动作，脸上绽放出

慈祥的笑容，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说：“这叫‘围

粮囤’，龙都抬头了，好日子就跟着来了，往后

肯定粮食满仓，日子越过越红火！”那时候，我

看着地上的“粮囤”，满心期待着真的能有很

多粮食堆满家里。

围完粮囤，外婆便一刻不停地走进厨房，

开始准备各种“龙食”。她熟练地将面粉加水

搅拌成面糊，再倒入烧热的锅里，手腕轻轻一

转，一张薄如蝉翼的煎饼就完美地摊好了。

外婆笑着告诉我：“这是‘龙鳞’，吃了龙鳞，一

年都健健康康。”接着，她又煮上一锅热气腾

腾的面条，说这是“龙须面”，寓意着生活顺顺

利利。而我最期待的，还是外婆做的炒黄

豆。外婆把黄豆倒入滚烫的锅里，瞬间，豆子

就在锅里欢快地“噼里啪啦”跳跃起来，就像

一群调皮的小精灵。外婆手持锅铲，熟练地

翻炒着，不一会儿，豆子就变得金黄酥脆。最

后，她再淋上一点自家熬制的蜜糖，那香甜的

味道瞬间弥漫整个厨房，勾得我口水直流。

外婆一边装着炒黄豆，一边念叨：“吃了这些

龙食，这一年保准顺顺当当，没病没灾。”

到了晌午，外婆总会念叨着那句：“二月

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然后拉着我的

手，带我去村里的理发店。我其实并不喜欢

理发时推子在头上嗡嗡作响、痒痒的感觉，可

一想到外婆说剃了头一年都会顺顺利利，我

便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任由理发师傅摆弄。

每次理完发，外婆都会仔细端详我的模样，脸

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一边轻轻摸着我的脑袋，

一边说：“瞧，咱娃这下更精神啦，肯定能健康

长大，有出息！”

午后，外婆也不闲着，她拿起扫帚，在屋

内的墙壁和各个角落轻轻敲打，嘴里还念念

有词：“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她

告诉我，这样能把家里的害虫都赶走，让家里

干干净净一整年。我觉得新奇极了，便跟在

外婆身后，也学着她的样子，用小手在墙壁上

拍打，嘴里还喊着：“害虫快走开！”外婆看着

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后来，我渐渐长大，离开了家乡，也离开

了外婆温暖的怀抱。但每到二月二，那些

熟悉的谚语、外婆忙碌的身影和温馨的画

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外婆

的二月二，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

种文化的传承，蕴含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

慧和对生活的热爱，让我懂得，哪怕是平凡

日子，只要心怀希望，用心经营，也能充满

温暖与幸福。

（三）

炊烟升起

在暮色中拓下

村庄的轮廓

灶膛里的火

映红了母亲的脸

月光洒在

新翻的田垄上

像一层薄纱

覆盖着

春天的梦

晨雾如轻纱般笼罩着街角，卖油条的摊

位上，刚出锅的油条热气腾腾，放在竹筐里散

发着诱人的香气。我捧着一杯烫手的豆浆，

慢悠悠地踱步，沉浸在这清晨宁静而美好的

氛围里。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沉闷的“咚”响。我

猛地转身，只见卖早点的老板娘迅速解下围

裙，箭步冲了出去。晨跑的年轻人像离弦之

箭，朝着声音的来源飞奔而去。送孩子上学

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将孩子的书包塞给旁边的

路人，也急忙赶了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

焦在梧桐树下那个蜷缩的身影，朝着老人疾

驰而去。

老人跌坐在碎裂的陶盆旁，稀疏的银发

在晨风中肆意飘散。他的蓝布衫上还黏附着

浸透雨水的青苔，几株铃兰歪歪扭扭地躺在

一旁，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仿佛也在为老

人的遭遇而哀伤。原来，这就是邻里们时常

提起的那位“老花匠”。

“您别动，我扶您腰。”晨跑的青年迅速单

膝跪地，他的运动衫

后背早已被汗水浸

透，深色的汗迹格外

显眼。老板娘小心

翼翼地托着老人的

后颈，动作轻柔得如

同捧着一件珍贵瓷

器。一个穿着校服

的女孩踮起脚尖，撑开一把碎花伞，为老人遮

住微微发颤的肩膀。不知是谁递来一个马

扎，还有人已经拨通了急救电话。眨眼间，街

角仿佛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人，大家纷纷

围拢过来，出谋划策，关心着老人的状况。

老人微微摆了摆手，声音略带虚弱却又

透着坚定：“大家费心了，我歇会儿就好。”他

那布满褐斑的手轻轻摩挲着摔坏的陶盆，泥

水顺着掌纹缓缓流淌。原来，今早他像往常

一样，来街角换新的花卉，却不小心踩到了湿

滑的青苔摔倒了。

这时，五金店的老板扛着铁锹匆匆跑来。

大声说道：“这地砖缝的苔藓该好好清理清理

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儿发生了！”裁缝铺的阿

婆抱着一个柔软的棉坐垫，一路小跑过来，将坐

垫放在老人身边。水果摊主悄悄地往老人的

兜里塞了几个橘子。笑着说：“大爷，您吃点水

果，补充补充体力。”穿西装的白领蹲在地上，认

真地收拾着残枝，突然，他惊喜地轻呼：“您是不

是三小退休的周老师？”随后，他激动地向大家

讲述起二十年前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正是这

位周老师，撑着一把破旧的雨伞，不顾风雨，将

一个个被雨水淋湿的孩子安全送回家。

不知不觉间，晨雾渐渐散去，金色的阳光

洒在爬满常青藤的砖墙上，整个世界都明亮

起来。老人在众人的搀扶下缓缓站起来，墙

头的凌霄花仿佛受到了感染，扑簌簌地落下

一阵橙红色的花瓣雨，美不胜收。微风拂过，

常青藤在风中沙沙作响，那些交错摇晃的叶

影，就像人们温暖的手，紧紧相连，传递着无

尽的善意与温暖。

这街角的温暖，是邻里间的默契，是陌生

人之间的关怀，是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在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的温暖如同一束光，

照亮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相信，善良与爱，

从未缺席。

一面斑驳陆离的断墙，不知经过了多少风雨的剥蚀。墙的

四周杂草丛生，乱石嶙峋，积水成潭。村里的留守小孩没有别的

去处，便经常来这儿玩耍。他们捉昆虫、翻墙头、玩打仗，非常快

乐。

有一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经过村里，他对着这面断墙

看了许久，还拍了许多照片。孩子们很好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陌生人，远远地望着他。有一个大胆的男孩走近了，问：“你从哪

里来？”

年轻人说：“我从城里来。”

男孩眼睛一亮，忙问：“那你认识我的爸爸和妈妈吗？他们

也在城里工作。”

“你的爸爸和妈妈叫什么名字？他们在城里做什么？”

“我爸爸叫张宝强，我妈妈叫陈淑芬，他们在城里盖房子。

我想请你捎个信，让他们早点回家。”

年轻人笑了起来，说：“城市那么大，盖房子的人很多，我哪

能都认识？”

男孩显得很失望，嘟着小嘴，喃喃地说：“爸爸和妈妈已经很

久没有回家了，我和奶奶天天想他们。”这时候，其他孩子也纷纷

附和：“我也天天想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也在城里盖房子。”

年轻人望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心里一时五味杂陈。他

说：“你们多大了？”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有的说七岁了，有的说八岁了，还

有的说九岁了。

年轻人又问：“你们上学了吗？”

孩子们一个个摇摇头。

年轻人问：“为什么不去上学？”

孩子们说：“村里没有学校。”

年轻人问：“你们想不想上学？”

孩子们异口同声道：“想！”

年轻人说：“为什么想上学？”

孩子们说：“上学可以学本领。”

年轻人笑了，问：“学了本领，你们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孩子们脱口而出：“盖房子。”孩子们又补充说：“要盖世界上

最漂亮的房子。”

年轻人一楞：“为什么？”

孩子们齐声回答：“盖了房子好上学。”

男子沉默了许久，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过了一些日子，来了一些人把那面断墙彻底推倒、铲平了，

他们说要在这里盖房子。

房子很快盖好了，还挂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希望小学”

四个大字。老师和校长都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个年轻人。

孩子们欢天喜地，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

从此，小小的山村，每天回荡起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和欢笑

声。这里成了孩子们真正的乐园。

读到唐人令狐楚的《游春词》：“高楼晓见

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仿佛心有所属，

迫不及待下楼，去离家不远的河堤，探访我几

乎每年都去看的报春信使——迎春花。

河堤上，一丛丛迎春，在凄冷的风中隐

忍不发。垂长的枝条摇摇晃晃。一眼看去，

深褐色的枝条，像老人的手指，缺少生机。

然而，凑近细看，就在那些好像了无生趣的

枝节上，竟然有了星星点点的凸起，是一些

米粒大的花苞。原来，它们已经在为迎接春

天，蓄谋着一场悄无声息的爆发，这让我对

它们多了一份敬佩。隔两日再去看时，花苞

已经完全裂开了嘴，好像向着我微笑。笑意

盈盈中，散发着一股温暖，如春光乍泄。又

过两日，花儿悄悄绽放。花朵上，六片嫩黄

的花瓣，纤薄似幼蝉的羽翼，静静地舒展着，

犹如阳光下的绸缎，柔软丝滑。看见迎春花

绽放，便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

来。

我家老宅后院的水塘边，长着几棵迎

春。没人告诉我，它们是怎么来的。迎春在

杂草丛中，经年累月没人打理。垂长的枝条

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每年立春的前

几日，稍不留神，那些垂条仿佛眨眼之间，就

挤满了嫩黄的花朵，带给我春天来临的消

息。让我遗憾的是，老宅扩建时，水塘被填

平，那些迎春已经不复存在。时隔多年，那些

迎春一直生长在我的心里；那些花儿一直开

在我的记忆里。

迎春花，是春的使者。明朝王象晋在

《群芳谱》中称其“最先点缀春色”。天寒地

冻，百花匿藏，迎春花不畏严寒，尽情绽放。

因此，它与梅花、水仙和山茶花被称为“雪中

四友”。

迎春花，也是平凡而朴实的一种花。山

野路旁，碎石丛中，都可以成为它栖身的场

所。小小的迎春花，没有菊花“我花开后百花

杀”“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傲气；没有牡丹“竞

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的香艳，它

在春天来临前开放，在春天到来时，又悄悄凋

谢，用短暂的花期，诠释自己争春不骄的倔

强。

迎春花在短暂的生命里，以娇小的花朵，

召唤了春天的到来，在平凡的岁月中，释放出

与众不同的激情。

难忘的二月二
□王玉美

街 角 的 温 暖
□庞步高

墙
□王辉

花 引 春 光 四 面 来
□孙伟初 春

□钱俊男

（一）

泥土裂开细小的唇

等待第一场雨

老农的皱纹里

藏着去年的谷粒

和一声叹息

燕子掠过池塘

衔来南方的暖意

柳条轻摇

抖落一冬的霜

在风中舒展

（二）

犁铧翻开沉睡的土

蚯蚓扭动身躯

像一串省略号

在春的篇章里

写下未完的句子

麦苗挺直腰杆

与风对话

老牛垂着头

咀嚼着青草

和阳光的味道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洗漱，

手机微信的提示音响了起来。

今年，我们大学毕业十周年，群

里的同学们提议聚一聚。看着

沉寂多年的同学群这么热闹，

我也忍不住加入了群聊。

有人问道：“幸福呢？别忘

了叫她呀，同学聚会她可不能

不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

论起了幸福，也把我的记忆拉

回了从前。

幸福是我的室友，姓姚，姚

幸福，连名带姓叫她的时候总

有一种“要幸福”的感觉。还记

得那时爸妈担心我一人坐火车

不安全，行李又多，被人“惦记”

上 ，于是自告奋勇送我去学

校。我是第一个到宿舍的人，

当年还是上下铺，我选了一个

靠窗的下铺，于是母亲给我铺

被、贴墙纸，父亲帮我打扫卫

生，很快属于我的小天地便打

造好了。

这时，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留着齐肩发的女生推门进来了，

她的肩上是一个沉重的大包，两只手上各拎着硕大的行李袋。

母亲心善，忙过去接过她的行李袋帮她找床位。她选了我旁边

的床位，母亲把多余的墙纸送给了她，她连连道谢。母亲说：“能

住一个寝室就是缘分，搭把手的事儿，以后你俩要互相帮衬啊。”

她有些感动，像是想到了什么，对我们说：“叔叔阿姨，我叫姚幸

福，幸福就是幸福快乐的幸福。”父亲笑着说：“要幸福？真是个

好名字，你爸妈一定特别爱你。”她腼腆地笑了。

我和幸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好朋友，每天一起上课、一起

吃饭。后来，我才知道，幸福其实一点都不幸福。她的父亲很

早就过世了，母亲为了让她有更好的生活便外出打工了，只有

过年时才能见面。平时只有年迈的奶奶照顾她。说是奶奶照

顾她，其实是她照顾奶奶更多，每天天蒙蒙亮她就起床砍猪

草，为奶奶做饭，伺候奶奶洗漱，然后才去上学。晚上，要在奶

奶睡了以后，她才有时间学习。她的一双手斑斑驳驳，可以

说，她是花了我至少两倍的力气才考上这所大学的。我有些

惭愧，也有些心疼，毕竟她是那么阳光的人，不是她说我无论

如何也想不到她竟是这样过来的。可她却满眼希望：“妈妈在

赚钱，等我毕业了就去妈妈工作的地方和她一起赚钱，到时候

把奶奶也接出去。”幸福的成绩很好，还是班长，为人公道，大

家都非常喜欢她。

可就在大三那年，幸福的奶奶脑溢血住院了。为了省下

护工费，她退学了。同学们都劝她可以先休学，等奶奶病好了

再来上学，大家还踊跃为她捐款，可幸福都拒绝了。就这样，幸

福离开了学校，只在我们拍毕业照时来看过我们。那时，她已经

是流水线上的女工了，只是看向我们的学士服时，眼角有压抑不

住的失落。

同学会上，幸福带着孩子姗姗来迟。她胖了，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原来，经过超出常人的努力，她用打工赚来的钱开了

一家小饭馆，生意蒸蒸日上。结婚后，有了恩爱的丈夫和可爱的

孩子，用双手挣来了自己的幸福，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有
个
同
学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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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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